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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去美国终身教职回国，他说：不要死盯着一个博士课题。文｜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 田瑞颖

“我的根在中国。”作为著名肿瘤学家，冯根生在国外的39年间从未忘记这点。

不久前，冯根生正式辞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杰出教授一职，回国全职加入深圳湾实验室
，担任肿瘤研究所所长。他轻声笑着说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泛白的头发在灯下格外清晰。

肝癌是冯根生重要的研究方向。全世界近一半的肝癌患者都在中国，至今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案。
耐药性、易复发，免疫治疗的反应差，治疗相关的副作用大等，是临床治疗的几大难题。

潜心肝癌研究十多年，冯根生深知医生和患者最需要的是什么。所以，他的研究注重从临床需求
倒推，聚焦于“为什么耐药，如何克服耐药”“为什么复发，如何克服复发”这些根本性问题。

近年来，冯根生找到了治疗原发和转移的肝肿瘤更有效的方法。他希望回到肝癌高发区的中国，
与国内医学同仁并肩作战，为攻克肝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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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冯根生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 

1 一件遗憾的事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这次全职回国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

冯根生：

除了前几年情况特殊，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国进行两三次交流。也有不少肝病肝癌医生去我在美
国的实验室进修学习。我一直很想跟国内的医院合作研究，但是没合作成。

这几年，我们在临床前的动物研究中，找到了更有效地治疗原发和转移的肝肿瘤的方法，所以决
定回来开展转化研究和临床试验，希望能对肝癌治疗的突破有所贡献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为什么一定要跟国内的临床医生合作？

冯根生：

中国是肝癌高发区，所以我相信回国做转化研究更有意义。除了肝癌，食管癌、胃癌、胰腺癌、
肠癌等消化道肿瘤，中国都是高发地，这是很沉重的一个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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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世界上其他癌症的发病率在下降，但肝癌还在上升，我希望能跟国内临床医
生紧密合作，共同推进肝癌的治疗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最初留学时，有想过今天的回归吗？

冯根生：

1986年我刚出国时，是打算读完博士就回来。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件遗憾的事。出国前我有一本相
册放在青年教师宿舍没带走，那个年代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是很珍贵的，等7年后我回来探亲
时，当初的集体宿舍楼已经拆掉了。很多人帮着去找，也找不到了。

在国外这些年，我对国家和家乡的感情一直没变。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，每当跟人用中文交谈时
，就常常被问：“是南方人吧？”是的，乡音未改，不会改，改不了。我说的是一口带有浙江口
音的普通话。

2 为何选择深圳湾实验室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你任职之前，深圳湾实验室肿瘤研究所所长一职空缺了5年。你眼中的深圳
湾实验室主任颜宁，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

冯根生：

颜宁老师说话非常直接，你不用去猜她哪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她营造了很纯粹简单的科研环境
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在深圳湾实验室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，这里哪些方面让你觉得值得称赞？

冯根生：

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导层面非常务实，对我们很信任和放权，鼓励我们大胆地去做事情。他们从来
不打官腔，所有行政部门的定位是为科研服务，有行政领导还跟我说，我们请你来是办大事的，
你不愿意做的事，头痛的事，就推给我们来做。

这里的研究人员也非常勤奋，许多人就住在单位对面，走路10分钟以内，晚上、周末和节假日，
你可以看到很多研究人员还在工作，大家都在认真做事情。

总的来说，深圳湾实验室很有朝气，没有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和氛围，没有交际和职务压力。我们
肿瘤研究所也是这样，我虽然是所长，但跟大家是平等的，我不是你的头儿，我是来支持你，帮
助你成功的。这也是我想营造的氛围。

3 关注两个问题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对当前癌症领域的研究，有怎样的思考？

冯根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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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症治疗的进展整体仍然很慢。所以我们要想一个问题，当下一些热点的研究方向真的对吗？有
重要意义吗？我们要冷静思考，做研究不能盲目去追热点，追求发文章。

很多肿瘤研究学者是生物学背景的，会聚焦到肿瘤的起源，比如正常细胞是如何成为肿瘤细胞的
。这当然没有错，也是必须搞清楚的，但这些研究对治疗肿瘤晚期的病人帮助不大。我们更应该
关注肿瘤的发展和转移，以及治疗后的复发，而不是肿瘤的发生。我认为以往的研究过多地侧重
于“肿瘤生物学”，今后必须更注重“肿瘤医学”。

全世界的研究机构和药物公司每年花巨资研制抗肿瘤药物，大多是没用的，说明这不是技术问题
，而是设计战略错误。许多病人实际上死于药物毒副作用。我有个朋友查出肝癌3个月就去世了
，用了最好的免疫治疗双抗药物，本来应该打5针，但是只打了2针就不得不停了，因为治疗的副
作用，病人身体吃不消。

所以，我们要关注的是肿瘤的复发、治疗相关的副作用。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要解决癌症患者实
际的治疗问题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在招聘团队成员时，会看重他们所发文章的影响因子吗？

冯根生：

绝对不能仅用影响因子去评价科学的价值。尤其在面试的时候，尽管你有丰富的研究经历，有已
发表的漂亮文章，但对相关领域的问题，一问三不知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虽然你是论文一作，但
可能这个文章最关键的idea是导师的，这只能证明你是一名很好的实验员。如果是想招募能独立
研究的PI，可能就不合适了。

这些年回国交流，我最吃惊或者失望的就是一提到某个杂志，有学生马上会说出影响因子多少。
发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研究，也可能是错误的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针对肝癌免疫治疗，你设计了一种不依赖于免疫检查点阻断的全新策略。这是
一种怎样的思路？

冯根生：

很多杀肿瘤细胞效果好的药，有很强的副作用。PD-1/PD-L1作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肿瘤治疗
领域的重大突破，研究者还获得了诺贝尔奖。但这种治疗存在一些问题，一方面只有少数患者治
疗效果好，多数患者反应不佳。另一方面，这种治疗伴随着较大的副作用。

我们在研究中发现，通过靶向调节肿瘤微环境，尤其是肝脏免疫微环境，能够整体激活肝脏的免
疫功能。

我们把药物和纳米技术结合，将药物封装在纳米颗粒中，让药物只进入肝脏，不进人体其他部位
，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药剂量，从而减轻毒性。我们正在努力推进这一治疗方案的临床转化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创新药物的临床转化并不容易，你认为需要哪些重要促成条件？

冯根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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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一个新的药物治疗手段，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，涉及专业的商业运行。我们需要找到志同道
合、目标一致的人共同来推动。深圳湾实验室的创业孵化氛围很好，有专门的团队在帮我们开展
相关的转化。

 冯根生和团队成员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 

4 做博士课题，不要死盯着一个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对医学研究的兴趣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冯根生：

1977年高考时，我最初报的是数学系，当时主要受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故事报道的影响
，想当数学家。但是选专业时我勾选了服从调剂，所以最终分配到了生物系。我们高中只上了一
点数理化，没有生物课，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，我还专门去问高中老师，生物系是学什么的。

进入生物系后，开始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，我对动物学渐渐产生了兴趣，最后又接触了肿瘤生物
学，这几十年就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对于刚步入科研领域的学生，你有什么学习经验分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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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根生：

做博士课题的时候，不要死盯着一个，可以试着同时开展两个课题，看看哪个进展比较快，就好
比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我也常跟学生讲，如果做一个课题，刚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结
果了，那这个课题的意义就不是很大。

不同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。小学到大学，学生不懂，老师可以教。但指导博士生的是“导师”
，是给学生指方向，帮助学生去完成课题，不是学习知识，而是创造知识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现在很多学生使用AI来写论文，你怎么看?

冯根生：

这是很危险的。学生可以借助AI工具更有效地学习写作，但不能照搬照抄这些内容，要有自己的
思考和修改。这也可以看到，这个世界一方面很卷，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偷懒。

作者：田瑞颖 来源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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